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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龙王是种什么样的存在

这个暑期，国产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

获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剧中的龙族三
太子敖丙也摆脱了以往的反派形象，成为观
众讨论的热点。那么，在东海之滨的浙江，龙
王到底是怎样的形象呢？

实际上，龙王与哪吒同出一源，最早都
来自佛教。 早在西晋太康六年 （公元 285

年），竺法护于译出的四卷《海龙王经》中
就有龙王形象，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中的
龙王形象逐渐普及。同时，道教也试图将龙
王化进道教神仙体系中，《太上洞渊请雨
龙王经》中就出现了众多降雨龙王。在唐
末五代杜光庭所著记载道教科仪的 《太上
黄箓斋仪》中记载了召唤南方水帝龙王。而
唐代的一些笔记小说则将龙王形象进一步
人格化了，如唐代传奇《柳毅传》中出现了
诸如“洞庭龙君”“钱塘龙君”“泾川龙君”这
样人格化的龙神。其中的“钱塘龙君”，并不
是钱塘江的龙神，而是钱塘湖，也就是西湖
的龙神。

与今天的影视作品中动辄就是“四海龙
王”不同，自宋代以来，用于祈雨的龙王庙，

祭祀对象往往是江、湖、潭中的龙王，其形象
更类似于《西游记》乌鸡国故事中的“井龙
王”。 浙江最早的龙王就是前文提到的钱塘
湖龙王，绝大多数的龙王庙则是从龙潭演化
而来的。这是因为龙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降

雨，而早在龙王信仰盛行之前，浙江民众就
有向潭水祈雨，然后取潭水里的生物而归的
祈雨方式。之所以选择潭水祭祀，是因为这
些深山中的水潭往往四时不竭， 尤其是夏
季干旱时，仍能保持潭水清澈，深不见底，

且附近景色绝美，潭前飞瀑如练，山间云雾
缭绕，使得乡民认为潭水中有神灵庇佑。在
这些潭水受龙王传说与祭祀的影响变为龙
潭、龙王庙后，官方的祈雨方式也继承自潭
水祈雨：官员或者乡贤先在龙神庙祈祷，再
向龙潭中投入祭文， 这些祭文有些写在铁
简上，有些写在丝帛上再放入瓶中，投入祭
文后，官员和乡贤将潭中或潭边出现的蛇、

鳝、金线蜥蜴视作龙王的信物，把它们带回
寺庙供奉以祈求龙王赐雨。 在杭州和绍兴
等地都发现了这些祭祀龙王使用的金龙、

银简等文物。

广为人知的东海龙王，则主要分布在沿
海的宁波与台州，以鄞县洪圣庙和镇海南熏
门外龙王宫为代表。其余各府，除了雍正五
年朝廷遣官斋送至杭州瑞石山，由李卫建庙
祭祀的“福越滋农龙王”外，基本都是本土龙
神。包括东海龙王在内的四海龙王以及五方
龙神，虽然因为出现在《封神演义》《西游记》

等小说中，在民间传播很广，在皇家祀典中
也有一席之地，如雍正二年就曾“加封四海
龙神，东海曰显仁，南海曰昭明，西海曰正
恒，北海曰崇礼”，但在地方祀典中，接受度
并不如本地龙王。

这是因为在时人心中，正如地方官主政

一方，本地的龙神更能庇佑一方水土。同时，

祭祀本地龙神也是府县行政的需求。根据方
志记载，当府县久旱无雨时，地方官员往往
要亲赴龙王庙祭祀祈雨，这些龙王庙都在府
县境内。崇祯五年，鄞县大旱，知县王章前往
鄞县青山三圣井龙潭祈雨； 康熙三十五年，

金华大旱，知县赵泰甡前往金华三断潭龙神
庙祈雨；康熙三十六年，衢州府大旱，守道董
昭祚、知府张琳、西安知县陈鹏年，一同前往
距府治南五里的乌龙殿祈雨； 乾隆二十七
年，浦江大旱，县令何子祥前往浦江灵济庙
祈雨；同治十年，处州府大旱，知府潘绍治前
往县治西丽阳行祠后的龙神祠祈雨。可以看
出， 府县官员更愿意向本地的龙神祭祀祈
雨，而不是东海龙王。

同时，国家祭祀政策也利于本地龙神的
发展，洪武三年，朱元璋颁诏矫正神号：“诏
定镇海渎诸神，前代加以封号非宜，今并改
正。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
体改正，止称某府某县城隍之神。”这一政策
让多数龙王的名号都加上了本地的山水名，

这使得本地龙神庇佑本乡本土的观念更加
深入人心，因此明代方志中龙王庙的数量迅
速增长，如部分天台的百丈潭、急泽潭、黄坛
潭等潭水，在宋代方志中仅作为普通潭水记
载，但在明代则已经升为龙潭，并且创建龙
王庙专祀潭龙神。

值得一提的是，龙王并非最早的“四海
之神”，也不是唯一的降雨之神。如唐代，朝
廷祭祀的“四海之神”是“东海广德王，南海

广利王， 西海广润王， 北海广泽王”（《唐会
要》《大唐郊祀录》），四海之神虽有神名和封
爵，却不是龙王。而后来民间的四海龙王中，

“敖广”和“敖润”的名字或许就是来自于“东
海广德王”与“西海广润王”。在龙王信仰盛
行的同时，浙江的徐偃王庙和大禹庙等多种
庙宇都有祈雨的功能。

为什么龙神信仰在宋代以后迅速被纳
入祠祀系统， 并成为主要的祈雨之神呢？除
了上文提及的浙江本身就存在对深潭的自
然崇拜这一因素外，从方志中记载的祈雨记
录看，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龙的特性。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具有 “兴云致雨”的
能力。 向龙王祈求布云降雨和收云止雨，符
合当时民众的认知。更重要的是，龙的行踪
飘忽不定，神龙见首不见尾，也解释了为何
祈雨不应。明代宁波有一年五月、七月两次
大旱，知府遍访鄞县各处龙潭，天均不雨，甚
至前往慈溪龙王庙处祈雨，之后前往天井山
祈雨得应的故事。 之所以最后选择天井山，

是因为天井山，即今天宁波海曙区五龙潭景
区，距离府治过于遥远，即使以今天的公路
前往，也有近 90 里的行程。因此，宁波知府
在最后才选择了天井山龙神祭拜。 幸运的
是， 在天井山龙潭祈雨后老天终于降雨，缓
解了旱情。天井山龙王是幸运的，但是浙江
其他府县的龙王往往没有这样的好运，使得
其往往“久废坍圮”，直到下次祈雨诸庙不应
后，地方官才会前往这些旧庙祈雨，若恰好
此时雨云降临，则旧庙得以重修。

海神不是那些被统治者们屡次封诰的大神，而是众多声名局限于部分地区的神祇

庇佑江南的海神，从不只有龙王

早在上古时期，我国先民就在“万物有
灵”观念的支配下产生了对于海洋的幻想和
崇拜， 并由此创造出了庞大的海洋神系。在
中国历史上，以海神身份出现过的神祇多达
数百位。其中地位最正统的海神，莫过于先
秦时期就已出现并得到历代官方祭祀和封
诰的四大海神，即南海之神祝融、东海之神
句芒、北海之神玄冥、西海之神蓐收。而说到
封诰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海神，则当数
宋代时出现的女性海神妈祖。然而在江南沿
海地区，人民尊崇的海神不是那些被统治者
们屡次封诰的海洋大神，而是众多声名局限
于部分地区的地方性海洋神祇， 以及佛教、

道教，甚至天主教中的某些宗教神祇。

江南海洋神系国内最复杂

就地区性海洋神系的复杂程度来说，国
内几乎没有哪个区域能够与江南地区相比。

据笔者对常熟、上海、杭州、宁波等 15 个市
县的不完全统计，仅唐宋以来的海神就有 60

多位。海神数量如此之多，一方面与江南地
区的地理位置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受吴越巫
风文化的影响。东临大海的地理环境使得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与海洋结下了
不解之缘。鱼盐之利和航海贸易在为江南地
区带来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得这里的渔
民和海商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在科技
尚不十分发达的古代，面对各种频发的海洋
灾难，人们只能寄希望于神灵护佑，由此便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海神信仰。此外，江南地
多水泽，蛇虫滋生，河湖动辄泛滥，海潮屡次
侵袭。在这些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深感祸福
无常，祭祀鬼神的活动繁多。受此影响，海神
的数量也比其他地区多了很多。

江南一带的海神类型多样，不仅有海洋
水体神，更有航海保护神、海洋漕运神（元代
的漕运为海运）、潮神、渔业神、盐业神等。这
些海洋神祇大致上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官
方认定的东海主神，如东海之神，东海龙王
（清雍正二年以后）等。这类海神的地位非常
尊贵。如东海之神，早在唐天宝十年就被唐
玄宗封为“广德王”。宋代时，仁宗又将其封
为“渊圣广德王”。到了元代，东海之神的封
号从“广德灵会王”直升至“东海助顺孚圣德
威济王”，封号多达 10 个字，足见其地位之
高。二是人鬼海神。所谓人鬼神，即一些深受
百姓喜爱的人物在去世后被人们尊为神灵。

在江南地区的海洋神系中，这一类海神的数
量最多。如，广为人知的潮神伍子胥本为春
秋时期吴国大夫，后被国君夫差逼令自杀并
被抛尸江上。百姓怜之，尊其为神。另如温州
永嘉的航海保护神太尉郑侯，相传是南宋时
滨海而居的人，经常借假寐之际拯救倾覆的
船只， 后因保护商船免受海盗袭击而死。乡
人感其恩德，奉其为神。还有在历史上声名
不佳，但开凿大运河造福江南的隋炀帝，其灵
魂也被舟山人民尊为航海保护神。 三是本地
化的外来海神。 这类海神以来自福建的地方

性海神居多，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女性海
神妈祖。 妈祖本是福建莆田一带的地方性海
神。北宋时期，闽籍游宦和海商们将妈祖信仰
传入了浙江嘉兴、宁波等地。其后，由于历代
统治者的推崇， 妈祖在江南地区的影响力逐
渐增大，信众范围扩大至今上海、苏州等地，

成为江南部分地区较有影响的海神。 四是全
能型宗教神祇。如佛教的观音菩萨、道教的冲
应真人、天主教的天主等。从宗教角度来说，

他们并不是海神。 但由于宗教的传播以及信
众的虔诚，他们实际上是被渔民和海商们当
作海神来祭拜的，因而可以算作“准海神”。

官方的东海神存在感偏低

从江南地区海神信仰的实际情况来看，

那些被官方认定的海洋大神存在感明显偏
低。如作为四大海神之一的东海之神，尽管
早就得到官方的高度认可，且北宋以来官方
供奉的东海神庙就位于宁波镇海，然而其影
响力却很小。仅在镇海本地，就有龙王信仰
的影响力可与之抗衡。 在笔者所调研的 15

个江南沿海市县中，几乎没有关于东海之神
显灵的传说，而有关显灵侯、隋炀帝、褒应王
等海神显灵的传说则为数不少。可见，对于
江南一带沿海地区的渔民、 海商们来说，只
有经常显灵相助的海神， 才是他们认可的。

这一现象充分体现出了江南地区务实的文
化特征。也正因如此，江南，尤其是吴越地区
的海神数量极多，通常一个地区内会同时供
奉几位神职相同的海神。以潮神为例，吴越
地区的潮神既有大名鼎鼎的伍子胥，也有以
孝道闻名的曹娥，为民除害的安知县，以及

西汉的权臣霍光， 东晋治水的功臣周凯，北
宋的两浙路转运使张夏等。至于航海保护神
则更多。仅在笔者调研的 15个市县内，就有
褚太尉、李王、张王、钱侯、忠烈侯、张真君、

黄公、天门都督等近 30位航海保护神。

这些海神，绝大多数是江南地区所特有
的。在镇江、嘉兴、绍兴、宁波等地均有较大
影响的海神张王， 在北宋时就已被朝廷封
诰，其后屡有加封，先后被封为灵济王、至正
佑昭显威德圣烈王等。在宋代，张王的神庙
曾经多达八九百座。祭拜张王已经成为这些
地区固定的文化活动之一。 张王神职众多，

但在元代以前都与海洋没什么关系。到了元
代，张王原有的合法地位被取消，虽仍有百
姓膜拜，却无法接受正式的官方祭祀。为此，

地方官曾请封张王，但未获朝廷应允。为了
将张王信仰传承下去并得到官方认可，百姓
们开始在元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漕粮海运
问题上大做文章，屡次声称张王显灵护佑漕
运，并再次请封。由于漕运是关系到国家存
亡的大事，元统治者欣然同意了将张王纳入
官方海洋神系的主张。由此，张王便成为航
海保护神、漕运神，祭祀张王的文化活动也
得以延续下来。类似事例，还有多个。这种遭
遇挫折积极抗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同时
又十分讲究策略的做法，可以说充分体现了
江南人聪慧机敏、灵活善变的个性特征。

民间神祇更具教化功能

江南地区素来注重教化。这一点在海神
信仰方面也有明显体现。统观江南一带的人
鬼型海神，几乎全部是那些忠孝节义、勤政

爱民的历史人物。如常熟海神李王，相传是
宋徽宗时宰相李邦彦的养子。 他治水缉盗，

造福百姓。其后因故以死报答养父的养育之
恩。在这一人物身上，集结了多种为百姓所
敬重的品格。另如潮神伍子胥。东汉《论衡》

中载其成为潮神的原因是“子胥恚恨，驱水
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
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
涛也”。而在将其奉为潮神的江南沿海地区，

人们则传说伍子胥屡次以神力遏止海潮入
侵，保护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因为于民
有功才成为潮神。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民间
的说法更具教化功能。

从江南地区海神的“籍贯”上看，大多数
人鬼型海神生前属于江南人士，如平水王周
凯、李王、张老相公等。但其中也有相当多的
“外地人”，如宁波地区的航海保护神之一李
显忠是陕西清涧人，而在清康熙年间由天妃
晋升至天后的妈祖则是福建莆田人。他们虽
非江南人士， 但由于生前分别有抵御侵略、

开凿运河、护佑航海人的功绩，江南人还是
把他们列入了自己的神系， 对其进行祭祀。

江南文化中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特点在海
神信仰中可谓体现得相当明显。

江南一带的海洋神祇虽然数量众多，看
似杂乱，实际上却体现了江南地区特有的文
化风貌。正是这些大多已不为今人所熟悉的
地方性海神，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给予了
那些漂泊于烟波浪里的人们无限慰藉。如
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有发达
的航海技术和威武的海军保护，江南地区大
多数海神的身影也逐渐隐没于历史的长河
之中，与我们渐行渐远了。

早在屈原投江千余年前
吴越已是“棹影飞万剑”

龙舟竞渡考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滕新贤 曹原

说起龙舟， 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地将它与端午
节、屈原等联系起来。然而，事实上龙舟竞渡活动的
出现时间要远远早于屈原所生活的时代，并且在相
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未与端午节发生联系。

龙舟竞渡源于先秦时期吴、越、楚等江南地区
的独木舟竞渡。早在 7000多年前，河姆渡先民们就
已经能够造出较为先进的独木舟。《越绝书》称越人
“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淮南子·齐俗
训》中也有“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记载。因
而，竞渡活动也自然很早就出现于越地。1976年，浙
江宁波鄞县云龙镇出土了一件羽人竞渡纹铜钺。该
钺的一面铸有边框， 框内上部为昂首相向的龙纹，

下部以弧形边框线为舟，舟上四个头戴羽毛冠的人
坐成一排，双手持桨作奋力划船状，生动地展示了
战国时期越人竞渡的场面。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 竞渡活动采用龙舟，则
已不可考。就现存资料来看，“龙舟”一词最早出现
于典籍《穆天子传》，其中记载了周天子乘坐鸟舟、

龙舟游于大池的事迹。《说苑·奉使》载，越人“乃处
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
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可
见， 早期的龙舟竞渡具有明显的原始宗教意味。它
既是一种竞技活动，也是一种娱神祈福活动。据闻
一多先生考证，早在屈原投江的千余年前，吴越水
乡就已经普遍存在划龙舟的习俗了。

尽管龙舟活动出现的时间很早， 且几千年来在
形式上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但其文化内涵却经历
了一番质的变革。据史料记载，西周以前的龙舟竞渡
活动多在三月三、夏至等时间进行。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谷雨、夏至等节日逐渐合流演变为端午节，龙舟
竞渡、吃粽子等习俗也随之变成了端午习俗。在这一
历史过程中，人们对于图腾龙的敬畏之心开始减弱，

龙舟竞渡的文化内涵逐渐由以敬神祈福为主转为了
以纪念人们心目中的先圣先贤为主。汉代赵晔的《吴
越春秋》认为，龙舟“起于勾践，盖悯子胥之忠作”。

龙舟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与纪念屈原之间产生
联系的时间相对较晚。真正使龙舟竞渡作为纪念屈
原的活动项目而存在，并使之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
大影响的是唐代名相魏徵。由他主持编写的《隋书·
地理志》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到洞
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
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
戏。”凭借着魏徵千古名相的声望以及《隋书》作为
正史官书的权威性，此书对唐及后世的影响极为深
远。自此，绝大多数地区竞渡活动的文化内涵被统
一在了“纪念屈原”这样一个富有爱国色彩且具有
强大凝聚力的主题之中，从而使得龙舟竞渡这一原
本具有浓厚敬神祈福色彩的活动具有了深厚的社
会文化意味。屈原的爱国精神也自此随着龙舟竞渡
活动的传播而对整个社会意识发生了重要的导向
作用，成为龙舟文化的精华部分。

隋唐时期， 端午节已是全民性的民族节日，龙
舟竞渡亦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广受欢迎的节日活动。

唐代诗人张建封的《竞渡歌》就较全面地描绘了当
时龙舟竞渡的盛况：“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
霜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
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
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前船
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
岸一朋心似烧。 只将输赢分罚赏， 两岸十舟五来
往。”岸上观者如云，呼声雷动，河上竞渡双方全力
拼搏，誓不服输。龙舟赛事之盛，可谓历历在目。

隋唐以降，龙舟竞渡活动虽曾因舟船倾覆以及
竞渡者斗殴等原因而在部分地区遭到禁止，但始终
是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喜爱的一种娱乐形式。宋人
楼钥的“锦标赢得千人笑，画鼓敲残一半春。薄暮游
船分散去，尚余箫鼓绕湖滨”，明人冯梦龙的“十里
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
怅龙舟不更回。” 等诗句都对当时的龙舟竞渡活动
进行了生动描述。除诗文之外，历代画家们也用他
们的画笔直接描摹了龙舟竞渡时欢快热闹的场面。

如唐代李昭道的《龙舟竞渡图》，北宋张择端的《金
明池争标图》，元代郑重的《龙舟竞渡图》，清代郎世
宁的《雍正十二月行乐图》等画作分别为后人展示
了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龙舟活动场景。从这些画
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至皇帝嫔妃，下至普通百姓，

对龙舟竞渡活动无不兴趣盎然。

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国内战乱不息，百业凋
敝，许多地方的龙舟活动被迫停办，龙舟活动跌入
低谷。改革开放后，传统的龙舟活动重新焕发了生
机。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龙舟
运动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大。目前，上海“苏州河国际
龙舟邀请赛”、宁波“东钱湖国际龙舟邀请赛”等赛
事每年吸引着众多国外队伍参赛。

今年，首届“龙舟世界杯”已正式落户浙江宁
波。明年，龙舟运动将作为东京奥运会的正式表演
节目登上奥运舞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项源于
江南水乡民俗赛事的运动，将以其强大的文化基因
和独特魅力，迈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行列。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
文化与法律学院副教授

滕新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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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腾

2月 19日，南京幕府山庄社区，一所学校的小学生舞龙队在参加元宵节社区文化演出。 视觉中国供图

2017年重阳佳节, “斐讯杯”第七届上海市民龙
舟大赛在青浦区夏阳湖举办。 本报资料照片


